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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20岁的小伙子罗美庭刚结婚，
正随冀鲁豫解放军大部队南渡黄河。

“一下黄河大堤，这不是我老家郓城罗楼
嘛。我急忙向领导请假，带着新媳妇认认门。
乡亲们一听说新媳妇来家，满院子一大堆人。
我奶奶八十多岁了，怕新媳妇害羞，拿个小拐
棍把他们轰走了。”今年87岁的罗美庭回忆
道。

“那时候奶奶住西屋，四根木棍撑着，周
围用秫秸围起来，找泥糊一下，上面盖着草。
小土坯墙下垒了个锅台做饭，连一扇门都没
有，找秸秆扎了个门。”当年的新媳妇汪心芳
清楚地记得那年的情景，“知道我们一会就
走，奶奶找人去外面买了4个小煎饺，催我们赶
快吃饱了。老人一个也舍不得吃，我吃不
下。”

年迈的奶奶哆哆嗦嗦地攥着孙媳妇的手，
嘴里嘟嘟囔囔嘱咐道：“你婆婆命苦，带着两
个孩子，没吃没喝，挺受罪。等打倒蒋介石之
后，你们千万可得去东北一趟，找找你公公。
别管是死是活，一定打听打听下落。”

汪心芳那时才知道，奶奶日夜挂念的罗美
庭父亲“罗明星”在东北组织抗日队伍，还有
一个报号——— “三江好”。

宁肯战死也不当亡国奴

“1897年10月20日，我父亲出生。我爷爷在
我父亲13岁时去世了。我奶奶挺能干的，一直
撑着整个家。1912年春，菏泽发生大灾荒，我
奶奶带着五个孩子闯关东，边要着饭边走，走
了一个多月才到吉林九台。”罗美庭讲述幼时
听奶奶说的往事，“他们在九台铁道南面找了
个小屋，一家睡在一通炕上，守着一个盆吃
饭。那时九台有煤矿，工作好找，就落在那谋
生。男的干点力气活，我奶奶就带着我姑姑捡
些柴禾卖，或者到车马店里捡喂牲口时掉下来
的大豆、高粱吃。”

“1915年，罗明星到旧军队中当兵。他勤
奋好学，深得长官喜欢，被提升为营长。可不
久后，他发现军队和社会一般黑，便又回到九
台，到火石岭煤矿当矿工。”78岁的长春文史
专家杨子忱介绍道，罗明星个子不高，体格矫
健，眼睛很大，温和而锐利。

“我母亲经常对我讲，旧社会吃不好穿不
暖，但我父亲对人好。不管再穷，只要碰到苦
难的人都帮。在老家时，我们罗楼村是个集，
我父亲碰到一个得急性肚子疼的人，他给找来
针灸的大夫。我们家没白面，就跟邻居借了点
白面，做饼给人吃。”乡音不改，罗美庭用浓
浓的山东话回忆道。

罗明星将这份忠厚义气带到东北。在矿
上，他团结苦难弟兄，谁有困难都给予帮助。
一次，矿工张学患病不能上工，挣不出工钱，
一家人无法生活，罗明星就把自己一半的工钱
分给他。

他常对工友们说：“若想改变咱们的命
运，靠一个人两个人不行，非得靠大家抱成团
不可，只有这样才有力量和办法。”

之后几年时间里，罗明星组织矿工罢工，
促使煤矿老板许诺不再裁减工人和延长作业时
间，并提高工人抚恤金和医疗费标准等。然
而，斗争从未停息。煤矿老板察觉到罗明星是
数次罢工的领头者，便暗中指派打手，想加害
于他。

“在节骨眼上，罗明星得到消息，就随吉
林火车站站长王文和来到吉林，当铁路工
人。”杨子忱介绍道，王文和见罗明星做事有
思想，便主动帮助他学文化，还经常给他讲一
些革命道理。

“在王文和的指导下，罗明星的文化水平
和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他和铁路工人一起上
街，加入到抵制日货的游行队伍中。1930年，
他又回到九台，在文盛泉澡堂给人家挑水、刷
池子、搓澡，什么脏活、累活、杂活都干。同
时，还跟王文和保持着联系。”杨子忱介绍
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锦绣河山
沦陷敌手。日军在9月24日开进九台，耀武扬
威，气焰嚣张。

罗明星看到日本兵将同胞骑在胯下当牛
马，心中异常压抑与愤慨。于是，他决定在国
难当头时尽匹夫之责——— “起局”拉队伍抗
日。

为解除后顾之忧，他让母亲、妻儿返回山
东老家。亲人临行时，他挥泪说道：“咱们宁
可冻死、饿死，也不能让日本鬼子用屠刀砍
死。如果我们不打，就要做亡国奴，子子孙孙
都得做亡国奴。当亡国奴，还不如在战场上战
死。我留下来，你们先回老家避一避。”

“三江好”是救国救民的队伍

送走亲人，罗明星甩开膀子，联络一众亲
朋好友，准备拉队伍跟鬼子干仗。“我们聚集
在文盛泉澡堂子，摆上猪头，烧上香，集体磕
头结拜为兄弟，声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联合起来打鬼子’。”参与当年拜把子仪式的
李海楼回忆道。

“1932年3月，罗明星联络王文和等人在自
己家中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组织抗日武装。当
时，九台火石岭煤矿有个叫宋海山的矿工，他
组织了一支以矿工和贫苦农民为主的抗日武
装，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罗明星决定配合
其行动，马上动手。”杨子忱介绍说。

“4月25日夜里，罗明星领着6个人，带两
支手枪和一支‘铁公鸡’驳壳枪，悄悄摸进九
台守备队，击毙一名伪连长，缴获长短枪70多
支，并当场动员守备队20多人反正，跟着罗明
星干。”杨子忱说。

首战九台，旗开得胜，但罗明星的队伍随
即遭到日伪当局的反扑。罗明星并未示弱，而
是利用地理环境，在九台附近与敌人巧妙周
旋。他的队伍不减反增，火石岭煤矿的矿工和
沐石河、土们岭一带的贫苦农民，纷纷前来入
伍。到7月底，队伍已发展到800余人。

实力渐强，罗明星遂在沐石河乡拉腰子大
庙，重新改编队伍。首先是给队伍起个名，对
内称“抗日义勇救国军”，对外称“三江
好”。“对外报号‘三江好’，一是为掩护真
实身份、保护自己，二是想宣传抗日，使松花
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两岸的父老弟兄团结
起来，共同抗日。”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
席曹保明解释说。

“据我调查，当时仅在吉林、黑龙江的部
分地方，有报号的土匪队伍就有100多股。其中
有土匪，有先为匪后抗日的，也有先抗日后为
匪的，还有被日本人假招安的，真真假假，不
好分辨。东北土匪基本上可分这4类：纯胡子、
杀富济贫、救国救民、旧军队。‘三江好’属
于救国救民的队伍。”曹保明说。

1932年8月5日，罗明星联络九台县孟家沟的
抗日山林队，共同攻打沐石河“永衡发”当
铺。“这家当铺是日本人开的，一方面低买高
卖、放高利贷来盘剥百姓，另一方面它还是日
伪设立的特务机关，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它储
备了大量物资和武器，可以说是日伪设的军需
战略仓库。”杨子忱分析道。

由于这个当铺非同一般，日伪不仅雇佣了许
多炮手，还设有高墙、炮台环围，戒备森严。罗明
星探听清楚后，便安插眼线，买通永衡发护卫头
目赵庆久，让其在进攻前暗中把火药、子弹偷偷

蒸过，并将自己守卫的西南角炮台打开。
“那天夜里，我突然被枪声惊醒。只听街

上有人大喊‘缴枪吧，我们人已进院了’，接
着便是‘永衡发’还击的枪声，夹杂着炮台的
呼喝声。我父亲夹了一条单被，拉着我出后
门，进入苞米地。再回头一看，‘永衡发’后
院火光一片，我们爷俩披着被躲在苞米地里。
不久，晨光熹微，我们从原路回家。”九台一
中老师曹牧子曾如是回忆当时情景。

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罗明星部一举攻破
“永衡发”当铺，当铺里的炮手以及农民100多
人加入“三江好”队伍，还夺得现款六万一千
吊，缴获枪支七十余支。这样不仅使队伍得到
扩大，还有了军饷，上下装备一新。

不久，“三江好”的队伍又收编数支抗日
山林队，人马大增，号称6000人。“最难忘的
是，罗明星的一杆大旗上，写着‘红军司令三
江好罗进发’。‘进发’是他的号，‘三江
好’是他的报号。那时打红旗特别显眼，红旗
指哪，我们打哪，随风呼啦啦地飘，很是威
风。”李海楼回忆道，那时官兵一律配戴红袖
标，上写“救国军”三字。

声东击西“诈降”有术

孤掌难鸣，独木难支。“1932年9月间，罗
明星先后派人去北京、上海，同东北民众抗日
救国会、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联系。辽吉黑热
民众后援会委任罗明星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第19
支队队长。”杨子忱介绍道。

吉林省下雪经常无花无片，如四两、半斤
之絮团，漫天而降，深及丈或七八尺亦是常
事。天气渐寒时，罗明星部部分官兵的棉衣、
棉被尚无着落，随着队伍不断壮大，武器也显
得不足。正当罗明星为此犯愁时，驻守九台的
伪铁道守备队派人前来劝降。原来，日伪当局
见“三江好”羽翼渐丰，追也追不上，剿又剿
不灭，奈何不得，便想以官禄招抚。

罗明星见状，决定将计就计，以“诈降”
换取日伪枪弹、被服。11月15日，他率3000余人
分散在吉长铁路线两侧，假作整编欲降之势。而
后他派人到铁道守备队表示归顺，并提出条件需
要棉衣500套、长枪500支、机枪两挺及子弹若干
等。早已忌惮的日伪统治者闻听后，当即答应。

然而，当棉衣、枪弹等运送到指定地点，
被“三江好”队伍接收后，罗明星声东击西，
乘机率部反攻九台。首先攻进铁道南，然后捣
毁伪县政府，伪县长谷金声直吓得抱头鼠窜。为
防止敌人从长春方面沿铁道出兵增援，他又将九
台西的铁道拆毁，切断敌人援路。待敌援兵开到
九台时，“三江好”队伍早已不知所踪。

得到补给的“三江好”部，如虎添翼。据

当年11月27日出版的《申报》载：“据长春来
人谈，自关外秋收完毕，青纱帐倒，一望无
垠，致使抗日讨逆之武装民众失却凭借。日本
关东军当局，即决定分期实施扑灭我义勇军之
计划。……又吉长路以北各地之义军，见吉长
以南友军被敌围攻，群情愤慨，多跃跃欲
试……策援苦战中之友军，其最先发动者，为
国民救国军独立第19支队罗明星部。罗于17日
晚亲率3000人突袭吉长路之营城子车站，血战3
小时。伪铁道守备队及公安队均被击溃，望风
而逃。”

1933年开春后，罗明星开始在吉林南部磐
石一带活动，耳闻目睹杨靖宇所率南满游击队
抗日的新局面后，他主动派人与杨靖宇联系。
“7月下旬，杨靖宇主持召开南满游击队和各抗
日队伍代表会议。经各位代表认真讨论通过，
决定成立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最后，还确定了
下一步联合军事行动计划。‘三江好’也来
了，和杨靖宇谈联合抗日，谈中国共产党的抗
日主张。我也参加了这次谈判，‘三江好’很
文雅。”抗联老战士张瑞麟回忆道。

此后，根据杨靖宇的指示，罗明星又率部
打回九台。日伪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便集中
力量进行“围剿”。1933年8月16日，伪九台县
警察大队长杨仲东率警察大队和自卫团300余
人，深入到罗明星部驻地沐石河乡常家屯南山
一带进行“讨伐”。

“罗明星首先以少数巡逻兵引诱，待敌兵
进入山中，埋伏在山路两侧的100多名义勇军立
即开火。结果，歼敌100余名，缴获长短枪70余
支、子弹1300余发，并将杨仲东活捉。”据曹
保明介绍道，罗明星在当面列举了杨仲东卖国
求荣、甘当汉奸的大量罪行后，一枪送他上了
“西天”。

“后来，罗明星部沿吉长铁路一线打游
击，扒铁道，劫火车。直到1935年七八月间，
由于长期作战消耗，再加上日伪反动势力动用
大批武装力量‘围剿’，‘三江好’处境艰
难。在这种情况下，罗明星为保存一部分实
力，以图东山再起，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埋
枪分手。”曹保明说。

“咬着牙齿攻得欢”

1936年1月12日，罗明星从东北回山东养
伤，他的临时住址在济南城外青龙街14号。8月
间，同是从东北入关的爱国志士屈亦经前往拜
访，当他踏进极简陋的房门后，发现罗明星住
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南房里，陈设简陋，屋子里
除了几只旧皮箱和一张梁漱溟新增的题字外，
别无他物。

中等身材的罗明星理了个光头，一身黑布
大衫，头戴尖顶帽，宛然一副沉着的中年商人
派头。晚间，屈亦经请罗明星到街上吃饭。罗
明星生怕铺张：“随便吃点就好。饿肚的多着
呢，朋友岂在乎这个。啥样生活我都行，在东
北，几天不吃不睡，精神倒好，现在家居些日
子却烦闷起来了。”

席间，39岁的罗明星不吸烟、不吃酒，只
是慢吞吞地吃菜。谈到“九一八”以来的情
形，他自己总结道：“5年来，经过的战事，总
不下五六百次，有时每天小冲突就有一两回。
杀了许多敌人，也丧了不少弟兄，你在济南也
许都能听到吧？”

“您的绰号我是早就知道的，还记得那次烟
筒山事件，真是凶得很。当时还流行一首民谣，现
在可记不太清了。”屈亦经一五一十地回答说。

罗明星放下筷子，想了想说：“我念给你
一段听吧：咱们都是穷光蛋，活着受罪死何
难？……咱们只有打着干，夺回江山才有咱。
大家听了泪滚滚，个个低头不发言。齐队就往
山里走，老天忽然变了脸。大雪不住纷纷下，
一下下了好几天。好马个个走不动，弟兄个个
打颤颤。都说出来救国好，看来救国真可怜！
一时正在心发惨，忽然大炮响连天。抖擞精神
往前闯，咬着牙齿攻得欢！”

屈亦经所说的“烟筒山事件”，确实让罗
明星的队伍“交了学费”。那是1932年12月22
日，呼啸的北风整整刮了一夜，漫空的雪搅得
天地一色，苍茫混沌。当时罗明星带队活动在
吉海铁路沿线，给日寇以很大的打击和威胁。
因而日伪当局极力耍花招、施诡计进行招抚，
以图消灭“三江好”。

为此，日军又玩起“谈判”的把戏，企图
走劝降道路；如果劝降不成，就将“三江好”
消灭在“谈判”桌上。罗明星知道这是一个大
阴谋，但为戳穿敌人诡计，决定“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

当天上午10点多，“三江好”的队伍就整
齐地到达约定地点——— 烟筒山车站。

“救国是自家事，怎能靠别人？既然干了，就得干个水落石出。成功失败，现在还顾及不了。”

罗明星：断头且为“三江好”
□ 本报记者 卢昱

“400多人的队伍将整个站台挤得满满
的。日本鬼子早就在车站周围架起了高高
的铁丝网，通道口还设了路障。负责接收
的是佐伯中佐，小个子黑胡茬。车站内有
四五十个日本兵，有的背着长枪，有的带
着手枪，这些日本兵里外地来回晃动着，
车站内气氛很紧张，不时地有马嘶声。”
烟筒山车站老工人王善宝如是回忆当天情
景。

中午12点，双方开始谈判。结果，不出
罗明星所料，谈判进行中，日军即欲动杀
机。罗明星当机立断，指挥身边将士首先
向日军开火，当场击毙日军少佐中尉等30多
名官兵，杀开一条血路，冲将出来。

然而，“三江好”400余名兄弟，死伤
350余名，尸体堆在火车站广场上有一人多
高，血流成河。“广场上，人头堆成一座
小山。日本人用刺刀挑起来，全扔到大车
上，拉回磐石。那车一路走，滴一路血。
第二天，日寇领着伪军将受伤不能行动的
‘三江好’弟兄，惨无人道地逐个添了
枪，将所有的尸体用火炼了。当时目睹的
人没有不落泪的。”家住烟筒山南庆街的
吕显达回忆道。

打败鬼子一定叶落归根

“经过这些炮火，你负过伤么？”屈
亦经好奇地问罗明星。

罗明星笑着悄悄地卷起裤管。只见一
个个的疤痕，刻在膝上、踝骨上、脚背上
和腿肚上。手上也有白色、紫色的圆洞，
都是弹火烧的。两腕间爬着深重的癣疥，
据说是在水里作战三天留下的。

屈亦经与罗明星谈到半夜，从“三江
好”到义勇军，从活动的开始到现在。

罗明星说：“我们总不相信，中国会
给人家灭掉；我们总相信，就是剩下一个
人，也要抵抗！”

“救国是自家事，怎能靠别人？干义
勇军是我的生活、工作，什么样的危险也
困不倒我。既然干了，就干个水落石出。
成功失败，现在还顾及不了。有本领谁能
救国我便跟谁走；救国不是一个人的事，
大伙儿要一起来干！”

这次回山东养伤，罗明星也趁机回菏泽
一趟。“我父亲在家待了半个多月，我奶奶不
想让他回东北，他说：等打败鬼子再回来，一
定叶落归根。”罗美庭回忆道。

那时罗明星心里还惦记着东北的形
势，他向屈亦经说：“现在，我身在山
东，心在东北，早走一天早安一天心。今
后在工作宣传方面，还想多用点力，以往
咱只管埋头苦干，什么消息也透不进山海
关来。这倒不是让人家捧咱哄咱，只要他
们懂咱就够了。大家知道我们为了啥、干
些啥，死也甘心！”

卢沟桥事变前，罗明星回到东北，潜
于黑龙江省克山县泰安镇，化名“田志
仁”，以卖烧鸡为名伺机抗日。“只可惜
1938年10月15日，他遭叛徒安喜春的出卖被
捕。1939年3月24日，经伪满新京高等法院
审理，以‘反满抗日’罪名判处罗明星死
刑。”据杨子忱介绍，日伪当局本想利用
刑前游街造些舆论，但罗明星却利用这一
机会，号召街旁群众：“大伙儿别难过！
俺罗明星是为了反满抗日豁出性命，死得
值！日本鬼子不会长久，满洲国必亡。”

1939年5月20日，罗明星在长春英勇就
义，英雄年仅42岁。“听说我父亲是被日本
人用绞刑处死的，勒一勒、松一松，长达
一个小时。之后日本人把他的头颅砍下来
示众，把躯体给火化了。那时候我们都不
知道我父亲没了。1949年，新中国还没成立
之前，我奶奶也没了，临终也不知道我父
亲是死是活。唉！”罗美庭长叹道。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
争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华儿女共赴国难，铁骨铮铮，奏响了气壮
山河的英雄凯歌。

一寸河山一寸血，正是中华英雄儿女的碧血丹心，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
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托举起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开启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
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周末人物》
版特推出《英雄儿女》栏目，敬请读者关注，并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编者按
遭“三江好”部袭击的日本列车

日本新年消防演习
消防员杂耍攀竹梯

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传
统新年消防演习上，消防
员攀竹梯玩杂耍，惊险万
分。

美国女子
穿高跟鞋走钢丝

美国德州奥斯汀25岁
的Faith Dickey穿着细高跟
鞋在数千英尺的高空小心
翼翼地走着钢丝，她目前
是世界女子高空钢索保持
人。

英女子穿“画”衣上街
竟无人发现

英国一女子在身上仅仅
画上一件内衣和一条短裤，
就全身“赤裸”在大街上
“招摇过市”了。有趣的
是，全身裸体的女子走在大
街上，路人竟没有人察觉这
件隐形内衣。

俄罗斯一村庄
世界上最冷的人类居住地

生在温带地区的人面对零度低
温 就 难 以 忍 受 。 但 在 俄 罗 斯 的
Oymyakon村庄，这可能是刚刚好适
合到户外晒太阳的温度。该地是公
认的世界上最冷的人类居住地，冬
日平均温度-50摄氏度，在室外呼
吸的时候，甚至能感受到嘴巴里的
唾液在结冰。

上图为罗明星画像与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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